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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魯迅自小生
活在一個封建沒落的大家庭
，從他幼年到離世，家中都
離不了傭人幫工，就算是與
周作人 「兄弟失和」，分家
另過，大家變為小家，與母

親魯瑞及元配朱安在北京一起生活的三年，以及後
來他與許廣平在上海共築愛巢，生下兒子周海嬰，
傭人始終是他家不可或缺的一員。

早年，魯迅家的傭人是紹興鄉下的農村婦女，
一九一九年冬舉家遷到北京後，家中的傭人幾乎還
是來自江浙一帶，這樣從地緣上就有親近感，她們
吃得苦，粗活累活做得來，裡裡外外一把手，大體
能與僱主一家相安共處。魯迅像他的母親那樣，自
小對家中的傭人是親密無間的，沒有頤指氣使的呵
斥和歧視，他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在他數個 「
長媽媽」中，尤對矮胖的 「阿長」感情最深，這在
他的回憶性散文《阿長和山海經》中有所描述。雖
然胖 「阿長」愛饒舌，四肢張開的睡姿擠得他吃了
苦頭，但她常給他講些鄉俗的宜忌，蘊含樸素的道
理，不啻於啟蒙教育。特別是她關心少年魯迅的求
知興趣，出乎意料地購回了他朝思暮想的書籍《山
海經》，真讓他欣喜不已，冰釋了對她除滅寵物鼠
的前嫌， 「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
從此完全消滅了」。並深情地發出心聲： 「仁厚黑
暗的地母啊，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長媽
媽」們善良、勤勞的本性感染了魯迅，成年後他也
同情和善待家中傭人、人力車夫、烈士遺屬等底層
勞動人民。

當然，魯迅一家善待傭人，和睦相處，並不是
說傭人可以和主人平起平坐，兩者是有別的。她們
做事要聽當家主人的吩咐，在北京八道灣大家庭時
期，魯家當家的是二弟媳羽太信子，僱請了管家、

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等多名傭人，揮霍鋪張，花錢無度
，以致為兄的魯迅看不下眼，出言相勸，招來怨恨，這應是與周作
人反目並終生不再來往的主要原因。此外，傭人吃住也是要和主人
家分開的。魯迅搬離八道灣後，家中有兩位傭人──王媽和胡媽，
前者專門服侍魯迅母親，後者幹雜活。魯家有個規矩：傭人吃白飯
不吃菜。因為菜是朱安燒的，傭人怎能食之，主人每天各給她們四
個銅板買菜吃，這樣看似苛刻，又在情理之中，生活上的事，魯迅
盡量順母親，由朱安，是他不能完全左右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魯迅在上海當了父親，家務事驟多，僱請了
同鄉農婦王阿花，王阿花年輕漂亮，愛妝扮，喜串門，帶孩兒的經
驗和責任心都欠些，竟讓幼小的海嬰受寒落下哮喘的病根，老來得
子的魯迅卻沒責怪她。王阿花是怕被有病暴虐的丈夫賣掉而離家的
，丈夫得知她逃到魯迅家，派人來追蹤，準備把她劫回賣掉，魯迅
背負 「強佔女人」的惡名，毫不膽怯，挺身而出，把這一干人擋在
門外。與專此而來的鄉紳談判時，嚴正指出賣人是現在不允許的，
最終，他仗義地掏一百五十元心血錢，幫王阿花贖了身，恢復了自
由，甘當 「冤大頭」，讓她獲得新生。以後，魯迅家又僱請了許媽
，許媽不僅體壯能幹，心腸也好，當小海嬰患痢疾需禁食時，她看
不得孩子捱餓，用私房錢悄悄買來餅乾，藏在別人家，偷給他吃
幾塊。她帶小海嬰到野外玩耍，捉螳螂，有時玩餓了，她就掏一兩
個銅板買點 「老虎腳爪」、 「麻油饊子」等揚州提籃點心給他充飢
……直到魯迅病逝後，她才離開上海返回南通鄉下。十年後，念舊
的許媽滿頭銀絲，步履蹣跚專程來上海看望許廣平母子，見周海嬰
已長成一位帥氣的初三學生，百感交集，心才釋然。試想，如果魯
迅夫婦當年待她不好，是沒有這份感情長途跋涉故人重見的。

魯迅對同胞的 「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不少文章中
予以揭示鞭撻，家中的傭人有沒有他所指的 「劣根性」呢？她們生
於其時，不可能獨善其身，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譬如說，愚昧迷信
不知求真，把不住嘴撥弄是非等，但魯迅對她們網開一面，筆下留
情，他的文章沒有對這一類大字兒不識的 「下人」嘲諷挖苦，筆鋒
觸及的往往是當權者或是一些和他有過節的文化人，這不能不說是
魯迅平民觀的體現。

千年的小鎮流淌
悠遠綿長的古意，這裡
的民居依舊是青青的磚
烏色的瓦，雕花窗、橘
子門脫不了古色古香的
影子。在青石蜿蜒的小

鎮北街，有家很不起眼的熏燒店，經營一樣
美味熟食：皮卷。在蘇北的里下河地區，人們
都將滷製的豬頭肉、燒雞等家常熟食稱為熏燒
，皮卷便是這蘇北小鎮獨特的熏燒品種。這是
一種做成了磚形的塊狀食品，焦黃的外表泛
油光，用刀將皮卷切成片狀，便露出了肉紅色
的內餡，吃上一片，有肉的滋味，麵的清香，
五味滷製的綿爽，極是下酒的好菜。

熏燒店的主人姓王，五十開外的年紀，問
起他這皮卷的來源，他只道是他父親輩傳下來
的，想來該有數十、上百年的歷史了吧。做皮
卷，須用烤得黃燦燦的草爐燒餅作為原料，這
種燒餅不包餡，小鎮人稱為實心燒餅，它用當
年新磨小麥而成的麵粉發酵，燃茅草烘製而成
，極富天然的原味。用手將燒餅掰成小塊後置
於清水中稍浸泡，餅成厚實的糊狀，後撈出擠
乾放於面盆，這時將切成丁狀的五花肉、、
薑、鹽、味精等一起拌與其中，主人家依自家
風味再放秘製調料和粉芡，精細的人家可放點

蝦米、筍丁等，這便成了做皮卷的餡料。包皮
卷的皮子須用小鎮老店的豆腐皮，口感好而有
勁道，油黃色的皮子漿濕軟平即可包起調好的
皮卷餡，做成塊狀的皮卷。

在老店的門口，支一口油黑發亮的平底
鍋，這是用來煎炸皮卷的。青煙繚繞之中，皮
卷的外表已成了焦黃。這時的皮卷尚是半成品
，還要進行最後一步的工序：將這半成的皮卷
放入廚房的一口大鍋中進行蒸煮。鍋中陳年的
滷湯豐富滋味，愈久彌香，可常年使用，平時
只須加些鹽、水、八角、茴香等。在用柴火燒
煮約一個小時的光景後，皮卷便可出鍋售賣
了。

兒時，我與爺爺、奶奶一起在小鎮生活，
該是伴隨對皮卷的饞涎而長大的。那時小鎮
的熏燒約在午後三四點鐘出攤，魚市街、北大
街、磚橋口各家熏燒攤的白色瓷盤都有碼得整
齊的皮卷售賣。皮卷價廉而物美，很受老百姓
的歡迎。老街的居民把皮卷當作了家常的菜餚
，趕集回家的鄉下媳婦會買上兩塊給辛勞的男
人開葷，我的奶奶也時常買上一塊皮卷來驅趕
一下我肚子裡的 「饞蟲」。小鎮東廠的上海
人也喜歡吃皮卷。那個被我們稱為阿寶的上海
知青，常見他在大街上一手托用荷葉包好的
皮卷，一手已性急地從中扒出幾片塞進嘴中大

嚼起來，他穿一身已經掉了色的綠軍裝，夕陽
之下，留給了我一個彼時的他快樂的背影。我
家的鄰居朱爺爺喜愛喝酒，傍晚的時候，朱爺
爺坐一張小，面前條的一首，排放一小
盤切好的皮卷、一把酒壺、一隻酒杯，一雙筷
子總是握在手中。朱爺爺吃兩片皮卷，抿一口
老酒，安詳的時光中，也因有了皮卷而更加有
滋有味了。

小鎮是古鹽運的集散地，這裡曾嘯聚過後
來威震江南、稱王蘇州的張士誠的十八條挑鹽
扁擔，留下傳奇名篇《桃花扇》的孔尚任也在
此寫下了詩歌《宿白駒場》。如今，風風火火
的前塵往事在小鎮已不見當時的印記了，小鎮
經歷了繁華，也安守寧靜。我在小鎮轉了一
圈，做地道皮卷的恐怕也只有這王家老店了。
此時是午後的時間，風也輕柔，雲也淡遠，王
家的皮卷已做好出鍋了，還是那樣靜靜地碼放
在了白色的瓷盤裡，油亮的皮卷溫潤不曾改
變的鮮美，空氣中也彌散開了熟悉的滷香味，
古老的石板街上又多了分家常的煙火氣，小鎮
人的生活也就這樣延續這種閒適與暖意。這
時，有笑聲傳過，我猛一回頭，是嬉鬧的孩童
從熏燒店門前跑過。呵，她在不經意間，已把
自己的童年與小鎮一起留在歲月的深處、記憶
的深處了。

周恩來，我國的一位
傳奇式偉人；一位不可無
一的大管家；一位難得享
譽國際的卓傑外交家。他
不僅以瀟灑、莊重、練達
、忠篤的風度令人欣賞，

更是他能面對任何巨細複雜事宜，具有處理得至
善至美的魅力。

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他以中國代表團
團長的身份，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走上了講台。於
審時度勢之餘，在讀稿前，他以內在美德和海涵
的氣度，琅琅一句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
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
的。」這一聲至誠、簡約、明快的宣告，讓與會
的亞非朋友們聽到了中國之音，頓時將全場不同
政見代表們的紛議嘈雜氣氛調和有序。代表們無
不為之在理解中讚嘆周恩來的超凡魅力。

周恩來托着中華尊嚴與友善的國風，在特定
時空裡，睿智閃光，思路敏捷，言簡意賅，鎮定
了一方乾坤。周恩來復興中華的這一巨舉已成了
世人的可頌口碑，令子子孫孫仰慕不已且獲益匪
淺。正如一個政治家所出的妙語 「生活沒有綵排
的機會，有時不得不即興發揮來演好每場戲。」

周恩來何啻是在大事巨節上處理得讓人折服
，即便是平凡生活裡與國際友人相處中，他所展
現的知人知心之細也無不令人嘆佩。上世紀六十

年代初，周恩來與越南領袖胡志明在武漢相聚，
老友欣晤不免有些懷舊，周恩來設宴招待胡志明
。飯後，胡志明環顧四周似欲求索一物，未達。
這一細小動作被周恩來覺察到了，他即從上衣胸
袋裡取出一根用小紙袋包裝的精美牙籤遞上給胡
志明。這一早有準備的周到細舉，實使胡志明出
於意表而驚喜地說： 「你記性真好，還記得我要
用牙籤。你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其實，周恩來
的處事是時時處處巨細着意而善解的，尤是對胡
志明這樣的老朋友，周恩來更是熟諳其生活習慣
。面對胡志明的讚佩，周恩來微笑作答： 「我不
過是中國的一個勤務員罷了。」

周總理的細舉且止在關心老友，同樣也着心
與周圍友人。一九六三年冬，周恩來總理由陳毅
副總理陪同，率中國友好訪問團出訪亞非歐十四
國。所抵達的第一個國家便是埃及（那時稱之謂
阿聯）。

那日抵達埃及首都開羅正是烈日當空的中午
。納塞爾總統派他的代表薩布里主席以及許多高
官到機場歡迎。熱烈場面自不必說。

埃及，向以悠久的文明歷史著稱於世，金字
塔、獅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化高度發展的標誌。

周恩來總理所率代表團一行由埃及官員陪同
，來到一方方巨石壘疊而成的金字塔下，見幾名
身着白色衣衫的登塔表演的運動員已等候在塔下
。不經意間，運動員已連跳帶躍地上了金字塔。

只見那一朵朵白色衣點在金字塔上輕捷跳動。周
恩來和陳毅摘下墨鏡，也仰頭欣賞着運動員的快
捷攀登的矯健身手而不時頷首。不大功夫，白衣
點已上了塔尖。旋即，白衣點又折返下塔。運動
員們在彈彈跳跳的瞬間回歸地面，人們的掌聲打
破了沙漠的驚愕與沉寂。

周恩來快速上前和氣喘吁吁的運動員們一一
握手，笑着對他們說： 「你們身手不凡啊！七分
鐘就在一百四十六米高的金字塔上下跑了個來回
。」原來，當人們不經意間，周恩來就很細心地
當上了 「裁判員」，看着手表記下了運動員起攀
和着落地面時間。周恩來還拉過一位運動員的手
，看着手表，像中醫號脈似地號着運動員的脈搏
。一分鐘後，周恩來驚奇地說： 「哎，還真臉不
改色 『心不跳』，和正常人跳的一樣，八十多下
。這就叫生命在於運動啊！我們不運動有時心跳
不正常哩。」一句話讓大家笑了起來。

周恩來總理巨細兼顧的外交而今更成了人們
的佳話美談。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總統訪華，結束了
中美幾十年的相互敵視的歷史。周恩來以 「不卑
不亢」中國之尊，華夏之重的姿態，在中美兩手
相握之際，周總理把握分寸，於提手遲秒之間又
見這位偉人睿智──當尼克松的專機着落地面，
艙門打開，首現在艙門口的是滿面笑容的尼克松
，緊跟其後的是他的夫人。

尼克松在快速的腳步中下着舷梯，時而招手
時而鼓掌。一隻腳剛落地，手就筆直地伸向二三
米外的周恩來。

周恩來不卑不亢，面帶笑容，等待着這雙從
太平洋彼岸伸過來的手。就在雙方即將握住手前
的剎那間，周恩來總理才以慢半拍的節奏平靜地
提起了手去握尼克松的手。此刻，周圍的一百多
部相機發出了爆米豆似的脆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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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價

值
自
然
也
非
常
有
限
。
為
證
明
這
一

點
，
他
們
舉
出
了
盧
梭
的
《
懺
悔
錄

》
的
例
子
。
在
這
部
自
傳
體
著
作
中

，
委
實
盧
梭
在
對
不
少
人
與
事
的
回

憶
中
，
不
夠
誠
實
。
比
如
說
，
盧
梭

的
情
人
華
倫
夫
人
，
曾
經
在
盧
梭
最

困
難
的
時
候
給
予
他
巨
大
的
幫
助
，

但
盧
梭
在
《
懺
悔
錄
》
中
，
對
她
的

態
度
卻
很
不
恭
敬
，
也
有
很
多
有
損

其
形
象
的
無
端
的
猜
測
；
對
於
將
自

己
所
有
的
孩
子
統
統
送
進
了
育
嬰
堂

，
沒
有
能
夠
承
擔
起
做
父
親
的
義
務

，
他
也
並
無
多
少
愧
疚
，
更
談
不
上

痛
苦
，
而
僅
僅
以
﹁我
自
己
無
力
撫

養
我
的
孩
子
﹂
為
自
己
開
脫
責
任
。

人
是
有
感
情
的
，
也
是
有
立
場

、
有
思
想
的
，
所
以
，
假
如
在
﹁口

述
史
﹂
中
一
定
程
度
上
為
自
己
﹁隱

惡
﹂
，
或
者
一
定
程
度
上
﹁美
化
﹂
，
並
不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事
。
但
是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就
真
實
性
、
客
觀
性
來
說
，
﹁口
述

史
﹂
之
外
的
其
他
歷
史
敘
述
方
式
，
比
如
說

官
方
所
修
的
歷
史

—
一
般
也
被
稱
之
為
﹁

正
史
﹂
，
其
可
信
度
其
實
未
必
就
一
定
在
﹁

口
述
史
﹂
之
上
。
為
什
麼
？
因
為
官
方
同
樣

也
會
有
官
方
的
立
場
、
觀
點
，
所
以
，
為
某

個
政
黨
、
集
團
、
人
物
﹁隱
惡
﹂
或
者
﹁美

化
﹂
也
是
十
分
尋
常
之
事
。
比
方
說
，
前
蘇

聯
官
修
的
《
簡
明
聯
共
布
黨
史
》
，
在
涉
及

布
哈
林
、
托
洛
茨
基
等
人
的
問
題
的
時
候
，

一
些
內
容
的
真
實
性
就
大
有
問
題
，
並
且
已

經
被
證
明
。

就
中
國
人
民
進
行
的
那
場
持
續
時
間
為

近
代
歷
史
之
最
的
抗
日
戰
爭
來
說
，
從
前
的

史
家
和
史
冊
所
反
映
的
那
段
歷
史
同
樣
也
未

必
那
麼
可
信
。
而
在
拉
開
了
一
定
的
時
間
距

離
，
人
們
能
夠
冷
靜
下
來
，
排
除
一
些
感
情

因
素
的
干
擾
，
比
較
客
觀
地
對
待
這
段
歷
史

的
時
候
，
有
些
提
法
就
已
經
悄
然
發
生
了
變

化
。
比
如
說
，
對
於
正
面
戰
場
的
作
用
的
認

識
就
逐
漸
趨
於
客
觀
；
對
於
無
論
哪

個
黨
派
的
軍
隊
在
抗
戰
中
所
付
出
的

犧
牲
、
所
做
出
的
貢
獻
的
認
識
同
樣

趨
於
理
性
。
這
些
變
化
，
假
如
能
夠

在
官
方
修
訂
的
﹁正
史
﹂
之
外
，
有

屬
於
個
體
性
質
的
﹁口
述
史
﹂
的
補

充
，
那
麼
，
無
疑
會
更
加
完
善
，
也

會
讓
我
們
無
限
逼
近
歷
史
真
實
。

作
為
個
體
的
人
，
尤
其
是
作
為

軍
隊
的
最
基
層
的
普
通
士
兵
，
他
們

的
視
野
委
實
遠
遠
沒
有
那
場
戰
爭
中

運
籌
帷
幄
、
決
勝
於
千
里
之
外
的
那

些
高
級
軍
官
與
政
治
領
袖
那
樣
開
闊

，
對
於
那
場
戰
爭
的
全
貌
自
然
也
不

可
能
有
多
少
了
解
；
但
是
，
他
們
對

於
發
生
在
局
部
的
、
具
體
的
戰
鬥
，

對
昔
日
從
他
們
身
邊
倒
下
去
的
戰
友

，
以
及
與
他
們
面
對
面
地
血
拚
的
對

手
的
認
識
和
了
解
，
大
概
又
是
前
者

遠
遠
不
及
的
。
另
一
方
面
，
他
們
對

於
那
場
戰
爭
的
，
顯
然
只
能
是
偏
重

於
具
象
的
回
憶
，
恐
怕
比
之
書
本
上

的
抽
象
的
數
字
來
得
更
生
動
、
更
鮮

活
。
而
這
一
個
個
屬
於
個
體
的
回
憶

，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進
行
的
觀
察
、
思

考
，
集
合
起
來
，
是
不
是
可
以
構
成

一
個
相
當
完
整
的
畫
面
？
是
不
是
也

是
很
有
價
值
的
一
種
歷
史
？

我
們
這
個
民
族
有
很
多
優
點
，

但
無
疑
也
有
不
少
缺
點
；
而
缺
少
腳
踏
實
地

的
精
神
，
總
是
習
慣
於
馬
馬
虎
虎
、
滿
足
於

﹁大
概
﹂
與
﹁可
能
﹂
之
類
，
應
該
說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因
此
，
無
論
是
海
峽
哪
一
邊
的

國
人
進
行
這
樣
的
﹁口
述
史
﹂
的
整
理
和
研

究
，
都
值
得
誇
讚
，
都
值
得
提
倡
。
如
此
這

般
，
我
們
的
抗
戰
史
方
才
有
可
能
更
加
接
近

歷
史
的
真
實
。
所
以
，
不
要
小
看
﹁口
述
史

﹂
，
而
應
高
度
重
視
﹁口
述
史
﹂
，
並
且
讓

它
在
歷
史
的
還
原
和
整
理
中
發
揮
應
有
的
作

用
。

魯
迅
家
的
傭
人
不
受
氣

霍
無
非

周恩來的魅力 童德昌

小
鎮
皮
卷

范

申

不要小看􀎠口述史􀎡 嚴 陽

今年美國國慶日在華盛頓
的慶典活動的場面和內容，和
我們歷年看到的，沒有什麼區
別。在電視機前觀看過程中，
老伴和我多次交流觀感，不由
自主地把他們的活動和我們在
國內看到的作對比。

慶典活動在白宮前方到國家紀念碑、林肯紀念堂
那個狹長的空曠地帶舉行。粗略估計，容納的人數，
跟天安門廣場能容納的差不多吧。觀眾和表演者有一
定距離，當然看不清、聽不清，好在設有很大的屏幕
和擴音設備。六十二年前我在北京機關工作，國慶上
午參加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時，看到站
在天安門城樓中央的，輪換成劉少奇。晚上參加群眾
在廣場上的晚會，同一個單位的圍成一圈，跳集體舞
或交誼舞，直到午夜。後來在紀錄片上看到，此時中
央首長和貴賓正在城樓上圍桌而坐，品茗交談，觀看
廣場上的活動，在城樓上的人自然是群眾活動的中心
。我們會覺得這樣很正常。但美國國慶晚上的群眾活
動，在類似天安門廣場的環境中舉行，老伴問此時奧
巴馬和他的閣員們在哪裡呢？我答，奧巴馬必在白宮
陽台或窗口前，更可能跟我們一樣通過電視觀看表演
，群眾歡慶並不以他為中心。這有點像我們的 「春晚
」，觀看演出的對象是老百姓，根本不以美國總統或
我們的黨政領導人為中心。

電視攝影鏡頭對準群眾場面的多。我們在日常生
活中，未必能看到這麼多不同年齡層次的美國人。他
們膚色不同，老伴和我從他們的面容上還可以區別出
身為日本人、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美國人（無論是白
人或黑人）最明顯的共同特徵是胖。我在當地超市中
見到的，也都胖。我還以為我們這個寒帶地區的人胖
，是出於生理上有 「儲肥以備過冬之需」的動物本能

。從美國國慶晚會所見，實際上全國都胖，那是肉食多、營養豐富
（是不是過剩了？）的結果。各色人種雜處，看得出他們之間關係
融洽。美國人中在白人和黑人之間至今猶存的矛盾和差異，不是一
下子就能解決的。南北戰爭以來，經過一百多年許多鬥爭和犧牲，
才達到今天的局面，很是不易。老伴在我旁邊看到各色人種融洽雜
處的場景，多次喃喃地吐出 「包容」兩字。做到融合到這個程度，
已經很不容易了。

樂隊中有幾個中國面孔，出於 「故國情懷」，引起我們特別注
意，而且暗暗希望多見到一些。每當鏡頭聚焦到一個中國面孔時，
老伴就會捏我一下，彼此相視而笑。出身中國的鋼琴家郎朗屬於新
移民，這次在晚會上與樂隊合作演出了美國作曲家喬治．格什溫著
名的《藍色狂想曲》，是個 「重頭戲」。郎朗的演技確屬第一流，
但在他入籍之前美國未必沒有及得上他的鋼琴家。現在讓他這個新
移民擔任這個重要的節目，使我想起在宣誓入籍的儀式後，領誓者
說的第一句話： 「從現在開始，你們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成為我
們的一員了。」從朗朗的入選，可見不因入籍先後而有任何歧視。
但我們似乎不能想像，一個外國面孔的新移民藝術家，也能在中國
如此隆重的慶典上，同樣出盡風頭。

晚會以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前奏曲》殿後，這
種安排更不可思議。這不但因為柴氏是個俄國作曲家，而且此曲主
題所弘揚的是俄國人的愛國熱情，描繪的是拿破侖趾高氣揚兵臨莫
斯科又最終潰退的故事。我們的春晚，用《難忘今宵》結束。該曲
專為春晚準備，純屬 「中國製造」。我不能想像， 「春晚」會以外
國作曲家、宣揚他國人民愛國熱情的曲子來結束。

凡此種種，是不是都可以用 「包容」兩字來概括呢？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往往事事
鈎沉鈎沉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周恩來總理與越南領袖胡志明﹙左﹚在武漢相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總理﹙前排左三﹚在埃及參觀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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